
■陈向锋
春天，野草破土而出，沐浴

着温暖的阳光，开花生长。在这
些野草中，有很多是可以炮制成
中药的，像蒲公英、地黄、车前
草、蛤蟆皮草等。将其采来后，
择洗、晒干，可以沏茶喝。

清明节前夕，我带着二宝回
老家，一路上看到沟边有很多开
着黄花的蒲公英，还有开着暗红
色花朵的地黄。我决定带着二宝
一起去挖蒲公英，顺便让他认识
一下这些植物。

我们准备好塑料袋和一个小
铲子就出发了。

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居然
长着许多野生的蒲公英，是风
把它的种子带到了这里。它们
随遇而安，生根发芽，有的开
着黄花，有的已经结出种子。
我采下几朵，让儿子放在嘴边
吹。刹那间，那些茸毛带着种
子随风飞舞，像一个个小小的
降落伞。儿子见状，高兴得手
舞足蹈。

“爸爸，发现目标，这里有一

棵，快点儿挖！那儿还有一棵。”
儿子愉快地帮我寻找和采摘。遇
见蒲公英种子，他就自己摘下来
放到嘴边吹，“咯咯咯”的笑声不
断。孩子的快乐真的很简单，只
要有感兴趣的事去做，他就会满
心欢喜地疯玩起来。

这一片地上的蒲公英挖完
了，我们就来到田野里、路沟
边。在路沟边，我发现了生长着
的成片的地黄，一簇簇地开着暗
红色的小花，有蜜蜂在花朵中上
下飞舞，忙着采花蜜。我摘下来

几朵递给儿子说：“你吸一吸，里
面有花蜜。”儿子接过来放在嘴里
吮吸一下：“真甜！多给我摘点
儿。”然后儿子自己拔着花朵、吸
着花蜜疯玩，我在一边用小铲子
挖着地黄根。

地黄是多年生的中药材，年
限越长，地下的根茎就越粗壮，
药效也就越好。我只捡那些大的
挖，小的留下来让它继续生长。
遇到车前草和蛤蟆皮草，我也顺
便挖来，分别放到不同的塑料袋
里。

挖了一上午，几个袋子都装
满了。我们回到家，分别将它们
择好洗净、晾晒，等晒干后再将
其切碎分别存放，日后慢慢享
用。

我捡了一些比较嫩的蒲公英
去根后用开水焯一下，加上生
抽、小磨油调一下就可以当菜
吃，味道还挺不错。那些嫩的蛤
蟆皮草切碎煎鸡蛋不仅是一道好
菜，还兼有治小儿咳嗽的功效。

春天，带着孩子多到户外走
一走，也是一种乐趣。

飞舞的蒲公英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榆钱儿嘞……新鲜榆钱儿

嘞……”清晨，一阵吆喝声吸引
了我。我匆忙下楼，来到街上那
个卖榆钱儿的老大爷跟前。

老大爷推着一辆三轮车，车
上放着一个筐，里面是嫩绿的榆
钱儿，绿莹莹、水灵灵，煞是诱
人。可能是已经在其他街道转过
了，筐里的榆钱儿并不是很多。

三轮车周围很快围了一圈
人。经过讨价还价，虽说榆钱儿
价格有点儿贵，但不少人还是买
了。他们用塑料袋装着，喜滋滋
地离去。

我也买了一些。看到这鲜嫩
的榆钱儿，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奶

奶做的美味可口的榆钱儿饭。但
如今，我家里没有玉米面，也没
人会做榆钱儿饭，只能生吃了，
好在榆钱儿生吃也清香可口。

我边上楼边想着小时候老家
榆树上那串串翠绿色的榆钱儿。
记得小时候，老家村子里有很多
榆树。每到榆钱儿长出来的时
候，奶奶就会把镰刀绑在一根长
长的木棍上，蹒跚着小脚，领着
我和弟弟去捋榆钱儿。奶奶把带
有榆钱儿的枝条从树上割下来，
我和弟弟快乐地跑来跑去，在树
下捡起那些枝条，把上面的榆钱
儿捋下来，放进小篮子里。

回家后，奶奶把摘下来的榆
钱儿淘洗干净，拌上玉米面，放

在蒸屉上蒸，不多时就可以吃上
美味可口的榆钱儿饭了。我和弟
弟每次都是狼吞虎咽，边吃边
说：“香，真香！”

每当那时，奶奶就会笑眯眯
地看着我和弟弟那不雅的吃相，
满脸慈爱地说：“慢点儿吃，多着
哩，吃完再做。”

我一边往嘴里扒拉着榆钱儿
饭，一边问奶奶：“奶奶，你怎么
不吃呀？”

奶奶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头
回答说：“我不爱吃这个。”

“这么好吃的饭，你怎么不爱
吃？奶奶，那你喜欢吃什么呀？
我长大挣钱了给你买好吃的。”

奶奶的脸顿时笑得像绽放的

菊花：“好，好，我等着我的大孙
子给我买好吃的。”

奶奶不仅会做美味可口的榆
钱儿饭，还会用春天里的各种野
菜做各种各样美味可口的菜肴，
如槐花、荠菜等。在那个饥饿的
年代，我和弟弟几乎没有挨过
饿。相反，留在记忆里的，都是
满满的、香甜的美好。

长大后，我工作了，每次回
老家都要给奶奶买一些她爱吃的
食品。奶奶却总是让我节俭，不

要乱花钱。我知道，这个时候，
奶奶的心里一定是开心得像个快
乐的小姑娘。但是，很突然的，
奶奶却因心脑血管疾病去世了。
她走得那么匆忙，让我们每一个
人都措手不及。

奶奶走后的每个清明节，我
都会给她上坟。这么多年了，清
明的榆钱儿饭虽然再没有吃到
过，但那香甜可口的美味，还有
与奶奶相伴时的幸福，永远留在
我的记忆里。

奶奶的榆钱儿饭

■王聪聪
我的村庄
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
目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诞生
她，默默地守候在那里
不悲不喜，不忧不惧

几百年过去了
草不知绿过了多少次

燕子不知新筑了多少回巢
寒来暑往，四季轮回
小村依旧静静陪着她的村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一座座新房拔地而起
崭新的柏油路铺到了家门口
明亮的路灯

照亮了老村黝黑的皮肤
汽车的鸣笛声在小村上空回荡
人们坐在家门口闲聊家长里短
老村舒心地聆听着孩子的漫谈
我多想
把此刻定格

风中，我似乎听到
爷爷奶奶在唤我回家

我的村庄

■王艳敏
春天，我总是喜欢去野外走

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大脑
得到暂时的放空，心一下子就宽
广了许多。

野外有花香、鸟语，有一望
无际的麦田、金色的油菜花田，
就连不起眼的小草都是那么可爱。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

出墙来。”一座盖在农田里的小
院，挨着院墙的一棵杏树开出了
密密匝匝的花朵，花枝争先恐后
地伸向围墙外面，感受春天的到
来。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花朵争奇
斗艳地开着，引来无数只蜜蜂在
花丛中飞上飞下，不停地忙碌着。

梨花白得让人眼花，桃花自
然也不甘示弱。田野里那一树树
桃花红的似火、白的如雪、粉的
像小姑娘姣好的面庞。

走在小路上，不经意间抬头
向上看去，高大的银杏树已经长
出了叶子，娇嫩得很。银杏树的
枝条向上生长，一簇簇的新绿环
绕着枝条，像一圈圈盘旋的风

铃，有说不出的美。
春天，大自然总会回馈给人

们更多的美味佳肴。近几年，由
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怀念
小时候的味道。榆钱儿、槐花、
香椿叶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
食。我小时候餐桌上经常出现的
食物就更多了，荠菜、灰灰菜、
面条菜、蒲公英、枸杞头等，我
一口气能说上几十种。这些都是
我孩童时期经常吃到的野菜，其
中有很多野菜还有药用价值，不
仅好吃，还有预防疾病的作用。
这些野菜的做法大同小异，清洗
后用面拌均匀上锅蒸，配上蒜、
香油、盐等调匀就可以吃了。做

法简单，吃的就是那野菜的原汁
原味。

在野外走时，经常看到有老
人采摘野菜的身影。前几天，看
到一位老人在掐野菜的嫩头，我
走上前去好奇地问他采摘的野菜
叫什么名字。这种毫不起眼的野
菜在郊外随处可见。我一直认为
是杂草，长得很像艾蒿，又有些
像红萝卜缨子。老人说那是茵
陈。茵陈的叶子小，颜色呈灰白
色或灰绿色，有小灰绒毛，做成
蒸菜好吃得很，还有清热降火的
作用。老人的说法让我对这种看
似不起眼的野菜又多了一份喜爱。

“根茎与花实，收拾无弃物。

大将玄吾鬓，小则饷我客。”枸杞
全身都是宝。清明节前后，很多
妇女会来到农村的河边采摘枸杞
头，洗干净焯水凉拌吃。春天吃
枸杞头正当时，口味鲜美细嫩，
略带清苦，但越吃越觉得香，和
吃苦瓜颇有些相似。

河水涨了又落，就像人生起
起伏伏。春天，一定要到野外走
一走，暂时卸下包袱，也是为了
更好地出发。

到野外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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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 亲情亲情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4
月1日，郾城区作协邀请鲁山
县作协主席叶剑秀在郾城区太
行山路小学报告厅举办了“礼
赞二十大 艺心永向党”——
生活中的文学之美公益讲座，
来自社会各界的文学爱好者前
往聆听。

叶剑秀，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出 版 过 长 篇 小 说 《野 太

阳》、纪实文学集 《为警无
言》、小说集 《黄土厚韵》、
散 文 集 《怀 念 爱》， 曾 获
《百花园》 杂志 2016 年度优
秀作品奖、首届河南文学期
刊短篇小说奖。讲座中，叶
剑秀以自身创作经历、作品
为例，用质朴风趣的语言讲
述散文创作过程，并就如何
突破写作的瓶颈、如何投稿等
问题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文学名家分享文学之美

■宋离波
因为钟情于文字，写作早

已根植于我的生命中，成为我
成长路上的一束光，时刻照亮
着我。

小时候，我总是缠着村里
的老人讲故事，并沉溺于故事
中久久不能自拔，仿佛故事里
主人公的快乐也成了我的快
乐，主人公的遭遇也成了我的
遭遇。可是听故事的时光总是
短暂的，老人们知道的故事也
毕竟有限，于是我早早地就开
始了自己的阅读历程。

我的邻居是一位退休的老
干部，家里有很多书，向他借
书就成了我周末必须要做的
事，《说岳全传》《三国演义》
《东周列国志》《水浒传》都是
那时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正
是这种经历让我养成了热爱阅
读的习惯。我惊讶于书中优美
的词语，赞叹于书中感人的情
节，并对书中各式各样的写作
手法感到惊羡。我时刻都准备
着本子，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优
美词语和句子我会摘抄到本子
上，并在心里琢磨着该怎么用
它造句、怎么把它写进自己的
作文里。

阅读为我打开了心灵的另
一扇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我，提升着我的写作水平。慢
慢地，我从开始的不敢写、不
知道如何去写，变得敢于去尝
试写作、敢于用心写好每一篇
作文。

上中学的时候，我的作文
渐渐成了老师手中的范文。这
更加让我有了写作的动力，有

了更大的阅读热情。业余时
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节省
零花钱去买各种中外名著，比
如《莎士比亚全集》《飘》《堂
吉诃德》《悲惨世界》等。为
此，我第一次读到了苏利·普
吕多姆和叶芝的诗歌，第一次
读到了汪国真、席慕蓉、海子
的诗歌，并对诗歌产生了极大
的兴趣。在一次县里举办的写
作比赛中，我的作文获得一等
奖。那时，我的心中除了喜
悦，还有了更大的写作动力。

参加工作后，因为忙碌，
写作被我搁置了好多年，但
是心中的文学信仰和热情一
直都在。平时，无论开心还
是孤独，我都会用文字记录
下生活的点点滴滴，哪怕寥
寥数语。直到近几年，工作
状态趋于稳定，写作热情又
开始在心中涌动，我便开始
尝试着去创作诗词、散文、
小说。努力从来不会白费。
后来，我的诗歌、散文陆续
在各级报刊发表。看着自己
的作品一次次变成印在纸上
的铅字，仿佛一个个灵动的音
符让人欢喜。我知道，我要的
从来不是别人的赞美，只是单
纯的、发自肺腑的喜欢。

现在，写作已经成为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如
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文学
就像一位智者，会包容微笑与
哭泣，也会包容悲哀与繁华。

在文学的世界里，每天都
会有一缕温柔的晨曦，照进我
的内心，像一束光，照亮我前
进的路。

成长路上的一束光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回不回去
都看不到你们的样子
爹、娘，你们合力
把后院的桃树摇了一遍
把我摇了一遍
落英缤纷，伴雨飞扬
我心如弦，哀鸣不断

在异乡的路口
给你们烧纸钱
雨水轻易就打湿了火焰
怕你们收不到
只好一遍遍重新点燃
你们不在，我没有
遮风挡雨的伞

一场春雨后
万物复苏
人间的悲喜盛大无边
我已从雨水中拾出花瓣

从往日里搬出柴薪
不再抱怨生活给我的
生离和死别
也一并原谅了
种种不如意

有时我面南而坐

有时我面南而坐，满腹忧伤
凡是南方来的风、南方来的雨
都被我视为故乡的一部分

有时子规低鸣，声声断魂
落寞的夜晚
逃跑的月光
假寐的星星
还有那波动的河水
不息地冲刷着经年的石头
生活的真相和假象
都是过眼的烟云
而我好似

一棵青黄不接的树
已扎根在此不能自拔

有时风和日丽，群鸟乱飞
那些蚂蚁埋头觅食
忙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它们
从来就没有漂泊之痛
而那些流浪的云，已在途中
断了腿，瘦了腰，碎了心
原谅我曾对命运一无所知
原谅我现在仍对命运所知不多
我似一只羊
时而低头吃草
时而抬头走路

有时我面南而坐，满腹忧伤
花开燕来
花落燕去
离去多年的爹娘
仿佛还活在南方

清明的雨，依然下着（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柳絮又开始飘，布谷鸟又

开始鸣叫……记忆中的味道那
么熟悉，一下子就把我扯到了
童年。

那时，天格外蓝、水格外
甜、阳光格外灿烂，虽然日子
过得艰难……一阵春雨过后，
村委会的大喇叭开始播放戏曲
和广播剧，家里的“小喇叭开
始广播了”又不知吸引了多少
童心。

家里喂养的大红公鸡，每
天都起早打鸣。我没少追着它
跑，只为拽鸡毛做毽子踢。那
时，我常常头上顶着柳叶帽、
身上别着木头枪，有时在河边
捉鱼，有时在野外放牛。

麦子快熟时，我和小伙伴
会偷着烧麦穗吃。麦子收割
后，打麦场上的笑声、老冰棍
的甜味、啤酒变蛋的独特味
道，令人回味无穷……

夏木阴阴，母亲牵我看石
榴树上的小蜻蜓，看枣花间的
小蜜蜂。那时，我们总喜欢喝
刚压出来的井水，喜欢吃用井
水冰过的西瓜——那时没有冰
箱，压井水和西瓜就是我们的
解渴神器。夏日，阵雨过后，
沟旁路边出现许多天牛，我们
就一一捉来，请母亲焙着卷馍
吃。还有河里的小鱼和泥鳅，
我和伙伴常常捉了许多，回到

家里请母亲炸了，用烙馍卷起
来吃。

秋天，我们烧毛豆吃、烧
玉米吃、烤红薯吃，特别香。

小时候的哭笑百分之百都
不打折。看蚂蚁搬家、等铁树
开花，那认真劲儿，九头牛都
拉不回来。至今，那推过的铁
环、抽过的陀螺，我还保留
着。我上小学时穿过的塑料凉
鞋、老式棉鞋还放有几双，赢
过的糖纸、积攒的邮票还在。
那时也是真傻呀，竟满心盼着
长大——长大后，才知道儿时
的乐趣是真多。

村里学校院内的十几棵泡
桐与蓝砖红瓦的教室相映成
趣。教室门前的桐树杈上吊
着大铁铃铛，铃绳在风中
飘荡。上下课时，穿白衬衣
的老师慢慢踱过去，手拉铃
绳，摇一摇……

回味乐趣无穷的童年，那
画在手腕上的手表没有动，却
带走了许多美好身影。看似不
慌不忙的童年，已成了再也回
不去的过往。当年听故事的
人，现在讲起了故事；当年讲
故事的人，成了故事里的人。

多想一觉醒来，又回到童
年。我依稀看见，父亲在扫
地、母亲在烧火做饭，自己还
是贪玩的孩子，在“啧啧”地
吸着桐花……

童年的味道

本地 动态

国画 漯河新貌 张上游 作

心灵 漫笔漫笔


